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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香川县小手岛中学日前

为全校唯一的学生、六年级的今中

章乃举行了一个人的毕业典礼，同

时学校也将不可避免地关闭。

这样的例子近年来在出生率持

续走低的日本并不少见。上世纪

90年代起日本就实施了一系列打

造育儿友好型社会的举措，但新生

儿数量依然在下跌。7年前，奈良

县川上村诞生了25年来第一个新

生儿，被村民视为奇迹。2022年日

本新出生人口为799728人，是自

1899年有记录以来最低，也是首次

跌破80万。首相岸田文雄警告，解

决人口危机刻不容缓，日本已“处于

无法维持社会功能的边缘”。

发钱？或许不够花
生娃“烧钱”，发钱或许是最直

接的措施。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

计划为每个新生儿提供10万日元

福利，女性一次性生育补助也从42

万日元增加至50万日元。

地方层面也纷纷跟进。东京都

政府在破纪录的2023财年预算中，

拨款1.65万亿日元用于扶持家庭育

儿，较之前增加15%，计划采取的

“催生”措施涵盖结婚、怀孕、儿童保

育和教育各个阶段。其中最重要的

是，每个18岁及以下的孩子每月可

获得5000日元补贴，2岁以下的二

胎宝宝可免费获得儿童保育服务。

岐阜县计划为第二个及以后的

孩子提供10万日元现金作为生育

福利。秋田县则准备为2022年4月

及以后出生的孩子每人送上2万日

元，县政府官员说：“我们的目标是

将秋田打造成一个可以无忧无虑抚

养孩子的地方。”

生娃就发钱，听上去不错，效果

能有多大？《今日日本》的分析有点

扎心。该网站文章指出，尽管女性

一次性生育补助从42万提高到50

万日元，但日本平均分娩费用高达

47.3万日元，也就是说，当父母带着

娃从医院回到家时，这笔补助已不

足3万。文章半开玩笑地说，这比

朝日啤酒厂假日发给员工的外出就

餐费还少。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日本

经济就陷入停滞，这意味着令人失

望的低工资和几乎没有增加的趋

势。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日本

家庭平均年收入从1995年的659万

日元下降到2020年的564万日元。

与此同时，育儿开销却在不断

上升。金融机构杰富瑞集团研究显

示，2022年日本是世界上抚养孩子

最昂贵的地方之一。生娃补贴能否

追上育儿消费？从日本人的态度

看，并不乐观。

日本乐敦制药公司近日发布的

2022年版《备孕白皮书》显示，18到

29岁的400名未婚男女中，回答“未

来不想要孩子”的比例高达49.4%，

为该调查开展3年来的最高，“育儿

太费钱”等经济问题是不少人给出

的理由。而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

和人口问题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低

收入者不想要孩子的比例更高。

26岁的嘉纳利木6月将与女友

喜结连理。他表示，高昂的生活成

本是他最担心的问题之一。

嘉纳在东京市中心一家大型企

业担任工程师，自认为收入相对较

高。目前他和父母居住在横滨，婚

后将搬出父母家，但由于东京租房

很贵，他还会在横滨居住。

计划婚后生育两个孩子的嘉纳

坦言：“我觉得我负担不起两个以上

的孩子。对经济上不够安全的人来

说，一个以上的孩子都无法承受。”

给假？可能不敢休
除了金钱之外，时间和精力也

是育儿中的大投入。在日本家庭，

母亲的养娃担子格外重，很多女性

不得不兼顾家庭和工作。那么，爸

爸去哪儿了？

十年来，日本致力于推广“育儿

爸爸”概念，特别是敦促爸爸们休育

儿假。日本议会2021年通过法案，

日本男性有权享受为期四周的灵活

育儿假，最多可获得80%工资。然

而根据卫生部门数据，这一年只有

不到14%的新手爸爸休了育儿假，

四分之一的人休了不足五天。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月发出誓

言，到2025年要将休育儿假的男性

比例从目前的14%提高到50%，到

2030年提高到85%。

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

易，究其原因，既有日本社会性别分

工传统的根深蒂固，也有工作生活

难以平衡的无可奈何。

“过去我觉得自己会在25岁之

前结婚，并在27岁之前成为母亲。

但看到生了一个女儿的我大姐的情

形，我就害怕生孩子了。”东京大学

生岩井直人说，“在日本，有了孩子

父亲会继续工作，很多母亲则会辞

职带娃。而无论在经济上、心理上

还是身体上，抚养孩子都很艰辛。”

日本女子大学教授大泽美子在

一个致力于平衡工作与生活的政府

委员会担任职务。她坦言，虽然政

府鼓励男性休育儿假，但日本社会

关于劳动分工的传统观念依然很

强。“所有抚养孩子的责任几乎都由

女性承担，只要这种情况持续，生育

率就很难提高。”

另一方面，爸爸们也有苦衷。

工会成员岩桥诚表示，许多日

本男性害怕休育儿假，尽管有法律

规定，他们仍然担心休假会影响晋

升前景，“对育儿假的小幅调整并不

会显著改变出生率的下降”。

东京明治大学经济学教授加藤

久作认为，不少小公司担心育儿假

会引发工人短缺，给想休假的年轻

父亲带来了压力。

据支持小企业发展的日本工商

会去年9月的一项调查，52%受访

公司表示，公司内部缺乏“可替代员

工”是执行男性育儿假面临的挑战。

41岁的黑田隆史在一家拥有

约150名员工的IT公司上班，当他

提出申请休育儿假时，老板很惊讶

地说：“没人能取代你。”后来终于获

得休假的黑田叹气道：“我想我的公

司雇不起另一个员工来顶替我了。”

不过，正面例子也在萌芽。

人力资源公司员工莲沼贯刚刚

休完第三个孩子的育儿假，这几年

来他明显感受到企业对育儿假态度

的转变。2020年，当他为二胎宝宝

申请六个月育儿假时，老板说：“我

不会阻止你，因为这是你的权利，但

你真的要休吗？”而后来，当他为三

娃申请更长时间的育儿假时，老板

鼓励他“去吧”，没有不情愿的迹象。

日本每日新闻网指出，企业立

场改变的背后，是双收入家庭数量

的增加以及政府推动育儿假的努

力。通过更新育儿假法、延长育儿

假期限和提高育儿假期间福利，政

府正逐渐满足在职父亲的需求。

本月起，员工人数超过1000人

的日本公司将被要求公布休育儿假

的男性员工比例，这种可视化的举

措也促进了企业意识的改变。岸田

文雄还承诺，将为提供育儿假的中

小企业提供补贴，具体细节将在6

月公布。

生娃？观念在改变
育儿成本考量之外，日本人的

观念也在发生改变。《日本经济新

闻》2月开展了一项读者问卷调查，

通过数千条开放式回答，更为具体

地了解日本人不生孩子的理由。

一名20多岁已婚男子写道，日

本将进入经济衰退期，这个阶段出

生的孩子会很可怜。还有人坦言：

“我连自己的生活都担忧。”

一名50多岁已婚女子说：“我

母亲抱有‘本来很想进入社会得到

认可，但还是成了全职主妇’的遗

憾，我在长大的过程中总感觉‘养育

孩子就会牺牲自己’。”

相比大部分无奈和悲观，偶尔

也有一些积极的表述。一名30多

岁已婚女子写道：“无论有没有孩

子，都有信心度过快乐的人生。”

引人注意的是，现在的年轻人

相比前辈有更多人生选择，生孩子

不再是必选项。一名30多岁未婚

男性“希望人生不要以成家为前

提”，同龄的一名已婚女性期望“可

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一名40

多岁已婚男性表示“希望最优先保

证二人世界的时间”。甚至有受访

者直言，因为有人不需要孩子，所以

不必要总是强调育儿友好型社会。

23岁的桥本千香刚刚大学毕

业，她不反对组建家庭，但也不会刻

意去抓住这个机会，“完成事业，享

受自由，远比结婚生子重要”。她认

为，经济问题是她和许多其他年轻

女性不再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主要

原因，“对日本女性来说，要在事业

和家庭之间取得平衡并不容易”。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2021

年日本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母亲的平

均年龄增至30.9岁，为1950年有记

录以来最高，日本“职场妈妈”比例

也达到有史以来最高水平——在有

18岁以下孩子的家庭中，76%的母

亲参加工作，比2004年高出近20个

百分点。然而，37%的母亲从事临

时工作，往往没有相应福利。

《日本经济新闻》结合问卷调查

指出，诸如“应该生孩子”“女性应该

照看孩子”等传统规则束缚了人们

的生活方式，因此产生了“因为做不

到”而决定不结婚、不生孩子的想

法。此外，在医疗护理等社会保障

方面，需要建立不管有没有孩子都

能放心生活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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